
别具一格的教堂在城南：清心堂

留给后人的不止是一个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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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书院的由来
毫无疑问，圣公会是上海开埠后

最早进入的新教宗派之一，无论是教

堂街上略显简易的圣三一堂的前身，

还是苏州河以北美国圣公会的救主

堂，都是圣公会教徒们礼拜的地方。

相比之下，后来酝酿了清心堂的美北

长老会却是姗姗来迟，在1860年长老

会建堂以前，来自浸信会和监理会的

教士们都已在上海留下了他们活动

的身影，但是如果要细数保存至今的

上海老教堂时，沪南清心堂绝对算得

上创立较早的一个了。

创建于1860年2月6日的“ 上海

长老会第一会堂”，中文名叫清心堂，

与此同时创立的还有清心书院。起初

牧师将礼拜堂安设在住宅内。19世纪

50至60年代，大批难民举家逃往上

海，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租界，在乱

世之中求得一份温饱，还有一些穷苦

人家聚居在了陆家浜沿岸，但也因

此，这些穷苦人家的子女有些得以进

入清心书院学习。

清心书院开学后，学生人数迅速

增加，另辟新堂势在必行。经人介绍，

人们从浦东杜行某地主家中购得一

房，拆厅堂取下材料，在清心书院中

央建造了一座中式风格的房屋作为

礼拜堂，这就是清心堂的第一代礼拜

堂了。这间礼拜堂的外形可以说比较

端正简朴，仅一层楼高。用青瓦歇山

顶覆盖以白墙，高翘的檐角带有传统

的江南建筑的风格。

清心书院留给后人的当然不仅

仅只有一个礼拜堂。书院同样招收女

童入学，称清心女中，当然，女生那时

是与男生分开教学的，传授的是纺织

烹饪之术。随着社会风气渐开，入学

女生逐步增多，时至1923年，清心女

中的新校舍搬迁至陆家浜南，这就是

今天市八中学的前身了，北岸的清心

书院，新中国成立后变为市南中学。

怪异的造型设计
北美长老会发展至20世纪初，已

有一定规模，就在清心堂建堂五十周

年之时，得到鲍咸昌、鲍咸恩等人资

助，于清心书院内新建了一座西洋式

的礼拜堂。

这幢西洋式的红砖建筑，高有两

层。新堂建成后，原中式礼拜堂改作

学生食堂，不过，这两座礼拜堂都在

后来的历史中化作了一片瓦砾，今天

的人们不再有机会一睹它们的身姿

和细部。

我们今日目睹的位于大昌街的

清心堂，它属于第三代的礼拜堂，落

成于1923年的元旦。关于这座教堂的

设计之妙，只有你步入大昌街30号正

门后，方能够体会。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总结对清心

堂建筑的第一印象，那或许是一个

“ 怪”。

一般而言，教堂钟楼往往与礼拜

堂主体建筑相连或者位于其一侧，但

清心堂的钟楼却脱离了主体与办公

楼等附属建筑连为一体。附属建筑呈

现的是那个年代上海民居的样式，只

是改用红砖搭建，中央耸起了方顶钟

楼，正门开在钟楼下方。只有穿越幽

深的拱门，我们才发现钟楼与礼拜堂

之间还相隔着一片狭小的广场，礼拜

堂主体独立在了广场西南角。

礼拜堂必然是整座教堂的焦点

所在，但它的设计仍然延续了之前

“ 怪异”风格，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于

教堂或矩形或巴西利卡式的固有思

维，呈现出近似九十度折角的平面，

少了些肃穆，变得相当的亲民起来。

外立面是富有那个岁月印记的清水

红砖墙面，在下午细雨的冲刷下突出

着其古朴气质。此刻，一个问题自然

而然地困扰着我们：在不符合常规的

钟楼与礼拜堂的造型背后，又有着哪

些不同凡响的东西？

由礼拜堂中央转角处木门后探

入，又一个世界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涂成白色的内墙凸显着教堂的圣洁

感，两翼的空间深度吸引了我们的视

线，坐在两边任何一侧的教友，他的目

光只能直视前方圣台，却不能窥见另

外一侧来做礼拜的信徒身影，这种建

筑设计的效果，正是当初设计者的用

意所在。想当年，作为清心书院及女中

学生的礼拜堂，需要同时容纳男女学

生礼拜，问题便随之而来，尽管历史已

经进入到20世纪，但传统的“ 男女授

受不亲”的道德观念尚未根除，它甚

至影响到了西方人开办的教会学校。

于是，清心堂这独有的建筑形态便在

与中国文化的迎合中得以产生。每逢

礼拜时，男生被安排在北翼上层，女生

统一入座东翼二楼，这样可以完全地

达到将男女生分离间隔的目的。当然，

时间总有消磨一切旧有陈规的能力，

今日男女教友当然不必再为共同礼拜

而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拘谨尴尬，只是

每逢教堂举行婚礼时，男方亲属还是

被安排坐在北侧，而女方亲属则坐在

东侧，这样的景象也算是对往事的一

次生动追溯吧。

为迎接201 0年世博会外宾接待

工作，早几年清心堂作了一次翻修，

遵照“ 修旧如旧”原则，整个建筑外

貌焕然一新并且在同济大学专家的

帮助下重铸了大钟。此次改造后，清

心堂便成为了全上海仅有的提供同

声翻译礼拜服务的四座教堂之一。

出版业精英由此而出
回到历史之中。

众多寒门子弟在清心书院习得

一技之长后，为将来谋生创造了希

望，而在这群人身上，孕育着民族出

版事业的萌芽，即后来商务印书馆的

创始人。

这里要介绍的是两位清心书院的

学生。其一，随母亲从青浦来到上海的

夏瑞芳，其二，清心堂牧师鲍哲才的儿

子鲍咸恩。两人都毕业于清心书院，学

习期间皆掌握排印技术，毕业后又相

同地进入了报馆、书馆工作。

那夏瑞芳，毕业后先去英文的

《 文汇报》学习排字，此后，又分别进

入《 字林西报》及《 捷报》做排字工

人。做工人期间，开办一家华人自己

的印书馆的念头或许可能曾闪过夏

瑞芳的脑海。随后，因《 捷报》总编辑

英国人奥谢对待华人员工的态度相

当恶劣，时常地颐指气使，动辄地呵

斥训人，使得夏瑞芳无法忍受。恰逢

同窗好友鲍咸恩同在《 捷报》工作，

二人志趣相投，又同为基督徒，还都

不愿再受洋人歧视，遂萌生离开报社

靠自己打拼闯荡天下的志向。某日，

两人联合了儿时同学高凤池和鲍咸

恩的弟弟鲍咸昌，自行创立起印书

馆。1897年2月11日，中国第一家现

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

江西路德昌里末弄3号的一个小作坊

里扬帆起航了。

夏、鲍等中国民族工业先驱的奋

斗历程这里就不再展开，作为中国近

代最成功的出版机构，其发行的工具

书籍数目之多、种类之广见证了一个

文化繁荣的年代。第一本发行物《 英

华初阶》成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一扇

窗口；《 词源》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辞

书。名家学者的作品，无一不是通过商

务印书馆来发行。此外，商务印书馆收

集整理的中国历代经典著作和西方新

书更是不计其数，全部藏于当年的涵

芬楼内，其中不乏诸如《 永乐大典》般

的鸿篇巨制，至于后来商务印书馆进

一步地扩展了东方图书馆，而东方图

书馆被日本军队的炮火所毁灭，成为

这座城市最悲痛的一个事实，那是另

外一段历史所叙述的内容了。

清水红砖墙面的清心堂主体建筑。

教堂近似九十度的折角平面，少了些肃穆，变得亲民。


